广东省基础研究水平的评价研究
——基于2009-2014年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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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达省市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中起到引领作用，更应该加强基础研究。构建了包括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产出、基础研究活动三个子系统的基础研究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广东省为例，采用2009-2014年的统计数据，运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对广东省基础研究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6年来，广东省基础研究的水平是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的，但是仍未达到基础研究的高水平状态；广东省基础研究的发展存在波动,某些方面（指标）有下降的趋势。因此，需要通过转变观念、完善研发结构、培育基础研究主体，加快广东基础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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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ed provinces and citie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implementing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trategy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The basic research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hich includes basic research input, basic research output and basic research activities. Guangdong Province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09 to 2014,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was determined by entropy method, then, the basic research level of Guangdong province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level of basic research of Guangdong Province is in constant progress, but has not reached a high level during the past 6 years. Second,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fluctuating, and there is a trend of decline in some aspects (indexes).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 in Guangdong by changing the concepts, improving the R&D structure, cultivating basic research actors.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 the level of basic research; evaluation; entropy method

1 问题的提出
    基础研究是不以应用或使用为目的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工作，目的在于获得关于现象或可观察的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1]。基础研究作为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有利于促进自主创新的发展与培养优秀人才[2]。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万尼尔·布什在著名研究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指出：基础研究的目标在于拓展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它产生的是一般知识以及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应用研究的目标是实际应用则是直接面向个人、团队和社会的需求[3]。这份报告引起了很多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很多国家纷纷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我国也开始不断地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经费从1998年的28.95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613.5元,15年时间增长了21倍多,而且增速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社会各界开始对基础研究经费的大量投入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从而形成了基础研究评价的问题。随着基础研究研究范围、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对基础研究进行评价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
基础研究评价要对基础研究的实际科学价值及科学成果的知识含量进行评价，其实质是评价基础研究过程中所发现发明的新知识的科学价值[4]。徐兆勇等认为对基础研究项目评价是关键在于分析与评价项目的投入和产出是否达到了人们的预期[5]。但是应不应该对基础研究评价，学术界对此存在者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没有必要评价，主要原因是：（1）基础研究的探索性和风险性很强，对基础研究进行评价会导致科学家不关注长期的研究，而只重视能尽快产出成果的短期研究；（2）基础研究的研究成果短期内不能显现，并且一般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指标体系只能涵括可观察到的产出、成果和影响，并不能全面反映、甚至会低估基础研究的价值。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该进行评价，主要原因是：（1）经济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和科学技术自身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基础研究评价的需求，从而科学、有效、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资金；（2）公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激增，广大公众越来越关注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本文认为应该对基础研究进行评价。它可以调整科技计划和研究机构的方向，改善资金分配，提高管理水平和科学研究的效率[6]。其次，合理有效的基础研究绩效评价体系不仅能够更好地营造科技创新环境与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也有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可持续性发展[7]。最后能够使公众理解和支持政府的投资，以及提升公众对政府能力的信任。因此，伴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公众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质疑，对基础研究进行评价是必然的趋势。
2 基础研究评价的研究综述
在基础科学领域，学者越来越关注于绩效评价问题，对基础研究评价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正在不断深入。关于基础研究评价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基础研究评价认识的研究。如，基础研究评价作为一种科研评价的新型模式, 日趋成为了现代科研管理的重要手段[8]。基础研究评价是一项涉及到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原则和指标体系等一系列内容的系统工程。其中最核心的是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9]。科研工作者与管理者应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继续提高基础研究的效益与加强科研工作的绩效管理[10]。
（2） 关于基础研究评价方法的研究。国外对基础研究评价方法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格瑞里切斯试图用杂交玉米公共研究投资的社会回报率来评估基础研究的回报率；曼斯菲尔德通过调查美国七大产业中的76家重要企业的研发情况，实现了对基础研究的评价。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是目前基础研究评价方法中尚存的问题，而缺乏像国外那样深入研究基础研究评价的方法 [11]。如，黄宝晟研究了在基础研究评价中文献计量法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指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所得的科技文献结果是基础研究评价所需要的参考数据[12]。陈馨等研究了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基础研究评价模式，提出同行评议是基础研究评价的主体方法。
（3） 关于基础研究评价指标的研究。Salter 和 Martin（2001）在Martin（1983）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础研究的六类广义经济效应，包括增加知识储备、创造新的科学工具和方法、培养技术人员、提高科学与技术问题的解决能力、形成网络并促进社会互动、创造新的企业[13]。Godin（2003）在对加拿大的17个政府研究中心进行深入调研之后，把基础研究所形成的效应划分为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11个维度，并由此总结出了39种受影响的客体[14]。周洪芳（2002）认为基础研究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应该包括项目参加者情况、经费使用、专利、获奖、论文产出与产业化、后续资助的获得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并提出创新性、人才及其研究能力培养应成为基础研究项目绩效评价关注的重点 [15]。单广良、赵爱芳等（2002）指出基础研究的产出包括直接产出与间接产出，直接产出成果如专著、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会议报告等，而成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间接产出。对基础研究进行评价时，还应关注人才结构、团队精神等与学科自身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因素 [16]。
基础研究评价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较大的进展，但是从国内外基础研究评价方面的发展可以看到，基础研究评价尚还在发展与完善阶段。在我国，虽然相关的期刊上逐渐出现探讨基础研究绩效评价的论文，但是，探讨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尤其是对省一级基础研究的评价。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来源，基础研究是源头，而基础研究的经费和人员投入，经济发达省市更有条件和优势。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推进自主创新，发达省市也更有迫切性、肩负更大的责任。本文基于2009-2014年广东的统计数据，对广东省的基础研究水平进行评价，在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进行赋权，以展开具体的实证研究。

3 熵值法的介绍
     在信息论中，度量系统无序程度的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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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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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信息熵。信息熵与信息两者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若某项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指标的权重则越大；反之亦然[17]。
    熵值法是根据熵值的思想对各子系统及构成要素指标进行赋权，能有效地避免主观赋值法（如层次分析法等）的缺陷[18]。熵值法不同于主观赋权法，它是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以及相对变化程度大的指标具有较大的权重，从而赋予各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此方法现在多个领域中广泛应用，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熵值法的一般步骤为：
1　 设有n个定量评价指标X1,X2...,Xn,且已取得m个评价对象的上述指标的数据Xij(i=1,2,…,m;j=1,2,…,n)构成了一个由m个样本与n个指标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由此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P={Xij}(i=1,2,3,…,m;j=1,2,3,…,n)。其中,Xij表示第i个样本第j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值。
2　 考虑到指标正负取向以及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的差异,应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3　 计算指标信息熵值e和信息效用值d。
（1）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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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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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熵ej与1之间的差值，它的值直接影响权重的大小。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越大，那么其权重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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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评价指标权重。利用熵值法估算各指标的权重，其本质是利用该指标信息的价值系数来计算，其价值系数越高，对评价的重要性就越大。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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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包括三个部分：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活动、基础研究产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基础研究投入的指标包括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总量、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基础研究活动的指标包括“973计划”立项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基础研究产出的指标包括：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数、SCI收录科技论文数、高技术产业专利数。

4.1广东省基础研究各项指标的基本描述
（1）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总量
广东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总量呈现总体向上快速增长的态势。2009年至2014年，从13.03亿元增加到42.41亿元（见表1），年均增速为29.81%。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2012年以前增长率不断提高，2012年增长率骤降，达到6年来最低，但增长率仍在3%以上；2012年以后增长率开始回升。增速最高的是2011年，达到了87.70%。
  表1  2009-2014年广东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总量     单位：亿元
	年份
	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总量
	增长率
	平均增速

	2009
	13.03
	——
	29.81%

	2010
	16.72
	28.34%
	

	2011
	31.39
	87.70%
	

	2012
	32.45
	3.39%
	

	2013
	33.82
	4.23%
	

	2014
	42.41
	25.39%
	


数据来源:2010-2015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
广东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呈现总体向上快速增长的态势。2009年至2014年，从8677人年增加到15757人年，平均增速达到13.03%，每年的增长率处于波动的状态，但都在6%以上；增速最高的是2011年，达到了31.20%。

  表2  2009-2014年广东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    单位：人年
	年份
	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
	增长率
	平均增速

	2009
	8677
	——
	13.03%

	2010
	9273
	6.87%
	

	2011
	12166
	31.20%
	

	2012
	12935
	6.32%
	

	2013
	14438
	11.62%
	

	2014
	15757
	9.13%
	


数据来源:2010-2015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
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在早期是不受专利保护的，后来随着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部分具有实用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也被专利保护制度所涵盖[19]。应用基础研究是发明专利的来源之一。广东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也是呈现总体向上快速增长的态势。2009年至2014年，从32247件增加到75147件，平均增速达到18.65%。2011年是一个转折点，2011年之前广东每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的增长率呈现上升的态势；2011年之后呈现下降的态势，但是增长率仍大于8%。增速最高的是2011年，达到了27.27%。
  表3  2009-2014年广东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    单位：件
	年份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
	增长率
	平均增速

	2009
	32247
	——
	18.65%

	2010
	40866
	26.73%
	

	2011
	52012
	27.27%
	

	2012
	60448
	16.22%
	

	2013
	68990
	14.13%
	

	2014
	75147
	8.92%
	


数据来源:2010-2015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4）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
广东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在2009-2012年呈现向上快速增长的态势，2013年出现了下降的态势，不过相比较于2009年，还是增长了8729件，2014年较于2013年有所回升，但是增长率仍低于前几年。广东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在2009-2014的平均增速达到15.36%。增速最高的是2011年，达到了33.24%。
 表4 2009-2014年广东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    单位：件
	年份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
	增长率
	平均增速

	2009
	11355
	——
	15.36%

	2010
	13691
	20.57%
	

	2011
	18242
	33.24%
	

	2012
	22153
	21.44%
	

	2013
	20084
	-9.34%
	

	2014
	22267
	10.87%
	


据来源:2010-2015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5）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数
国家自然科学奖奖励的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等基础研究和信息、材料、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发现，是反映基础研究重大成果的典型指标。广东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数量是平均每年2.8项，其中2011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数量最多，达到5项；2009-2013年，广东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总数为17项，同比于江苏省的20多项，是有一定差距的。从每年的获奖分布来看，广东在这方面缺乏稳定性，波动性较大。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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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东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数量
数据来源:2010-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历年获奖名单》

（6）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数
国家技术发明奖奖励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的重大技术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应用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广东省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数量呈现总体向上增长的态势，表明广东省在这个方面得到有效地发展。2009-2014年，广东省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总数为34项，平均每年5.7项，其中2014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数量最多，达到11项；但是同比于江苏省的40多项，是有较大差距的。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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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东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数量
数据来源：2010-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历年获奖名单》

（7）SCI收录科技论文数
科技论文是发表基础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SCI收录广东科技论文数量总体上呈现了上升的态势。2009-2014年之间，从5611篇增长到17472篇，平均增速达到26.03%。从增长率来看，几乎每年的增长率都在上升，表明了广东在这几年SCI收录科技论文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2014年的增速最高，达到了48.79%。
  表5 2009-2014年广东省SCI收录科技论文数   单位：篇
	年份
	SCI收录科技论文数
	增长率
	平均增速

	2009
	5611
	——
	26.03%

	2010
	6631
	18.18%
	

	2011
	7743
	16.77%
	

	2012
	9223
	19.11%
	

	2013
	11743
	27.32%
	

	2014
	17472
	48.79%
	


资料来源：2010-201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8）高技术产业专利数
广东的高技术产业专利数基本上呈现了上升的态势，除了2010年呈现了下降的趋势。2009-2014年之间，从21006件增长到34510件，平均增速达到11.20%。从增长率来看，其处于波动的状态，增长率时高时低，并不稳定；同时也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增长率最高的是2011年，达到了33.42%。

  表6 2009-2014年高技术产业专利数    单位：件
	年份
	高技术产业专利数
	增长率
	平均增速

	2009
	21006
	——
	11.20%

	2010
	19458
	-7.37%
	

	2011
	25961
	33.42%
	

	2012
	29210
	12.51%
	

	2013
	31018
	6.19%
	

	2014
	34510
	11.26%
	


资料来源：2010-2015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9）“973计划”立项数
973计划即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共安全和科技发展中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广东省获得“973计划”立项数是平均每年3.8项，其中2010获得“973计划”的数量最多，达到7项；每年“973计划”立项数并不稳定，时多时少，与江苏省、上海市等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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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东“973计划”的数量
资料来源：2010-2015年《973计划立项项目清单》

（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科技项目。广东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数量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2009-2012年，广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数量是处于连续增长态势；2012-2014年，其处于连续下降的趋势；其中201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数量最多，达到122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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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的数量
资料来源：2010-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统计》

4.2广东省基础研究的综合评价
（1） 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已构建的指标体系，对广东省2009-2014年5年基础研究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再通过熵值法的计算，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如下表7所示：
表7  基础研究各项指标的权重分布
	评价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广东省基础
研究水平评价
	基础研究投入
	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总量
	0.09

	
	
	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
	0.03

	
	基础研究产出
	专利申请受理数
	0.05

	
	
	专利申请授权数
	0.04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数
	0.15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数
	0.31

	
	
	SCI收录科技论文数
	0.10

	
	
	高技术产业专利数
	0.03

	
	基础研究活动
	“973计划”立项数
	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
	0.03


（2）指标的无量纲化（指标的标准化）
无量纲处理，也即对评价指标数值的标准化、正规化处理，它是通过一定的数学变换来消除指标量纲影响的方法，即把性质、量纲各异的指标转化为可以进行综合的一个相对数量化值[20]。对类型一致的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时，通常采用如下方法：（1）“中心化”处理；（2）“极差化”处理；（3）“极大化”处理；（4）“极小化”处理；（5）“均值化”处理[21]。本研究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是“极大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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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值代表的是同一指标下的最大值。
   （3）综合评价
依据广东省2009-2014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以及应用构建的基础研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广东省6年来的基础研究水平进行评价，各年的综合评分及排序如表8所示。表中总得分等于各项指标得分与相应权重乘积之和。
从评价结果（总得分）可以看出，在2009-2014年期间，广东省的基础研究发展越来越好，这6年的基础研究水平都是处于上升的态势。2011年、2010年是基础研究水平得分增长最快的两年,符合前面分析中得出的有关基础研究的多项指标在这两年增长迅速的结论；基础研究水平增长最慢的阶段是2012年，一方面是由于有关基础研究指标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如指标“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总量”由2011的87.70%的增长率下降到2012年的3.39%，一方面是由于指标“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数”出现了负增长。这6年来，基础研究水平最高的是在2014年，总得分达到83.42，但距离90分仍然存在着一段差距，表明了广东省基础研究的水平尚未达到高水平基础研究（得分>90），并且距离高水平基础研究有一定的差距。
从各项指标的得分来看，除了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等5项指标的得分是处于连续上升的，还存在5项指标的得分不是连续上升，存在波动。一是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与高技术产业专利数的得分不是连续增长，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的得分在2013年出现下滑，其他年份都是增长的；高技术产业专利数的得分在2010出现下滑，其他年份都是增长的。二是国家自然科学奖这一项指标的得分，最高得分是在2011年，其他年份的得分并不规律，上下波动，并且在2014年的得分只有40分。三是“973计划”立项数这一项指标的最高得分是在2010年，其他年份的得分也不存在规律，上下波动。四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这一项指标的最高得分是在2012年，2012年以前，得分是连续增长的，但是2012年以后，得分出现连续下滑的态势。这都表明了广东省基础研究的发展并不是稳步向前的，广东省基础研究的某些方面（指标）的发展存在着下降的趋势。

表8 广东省各年份基础研究水平
	评价指标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权重

	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
	30.72
	39.43
	74.00
	76.51
	79.75
	100.00
	0.09

	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
	55.07
	58.85
	77.21
	82.09
	91.63
	100.00
	0.03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
	42.91
	54.38
	69.21
	80.44
	91.81
	100.00
	0.05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
	50.99
	61.49
	81.92
	99.49
	90.20
	100.00
	0.04

	国家自然科学奖
	40.00
	20.00
	100.00
	60.00
	80.00
	40.00
	0.15

	国家技术发明奖
	9.09
	18.18
	45.45
	45.45
	90.91
	100.00
	0.31

	SCI收录科技论文
	32.11
	37.95
	44.32
	52.79
	67.21
	100.00
	0.10

	高技术产业专利数
	60.87
	56.38
	75.23
	84.64
	89.88
	100.00
	0.03

	“973计划”立项数
	14.29
	100.00
	42.86
	71.43
	42.86
	57.14
	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5.68
	70.16
	86.51
	100.00
	95.26
	94.03
	0.03

	总得分
	26.36
	43.29
	61.33
	63.07
	77.79
	83.42
	

	排序
	1
	2
	3
	4
	5
	6
	


5 结论与建议
基础研究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基础研究的发展状况，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原始创新的潜力。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关键在于提高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当前，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省要突破发展的瓶颈，核心是要提高本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其关键也在于提高本省的基础研究水平。6年来（2009-2014年），广东省基础研究水平是处于上升的态势，基础研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是距离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差距。

广东是我国的经济大省，连续27年GDP位居全国第一；广东也是我国的科技大省，2014年，广东R&D人员位居全国第一，R&D经费投入位居全国第二，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全国第二，高新技术企业总数、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高新技术产业利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都高居全国第一。然而，广东的基础研究投入的总量和强度都低于北京、上海、江苏，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表9）。本文对广东这几年基础研究水平发展状况的评价既反映出广东基础研究的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存在的不足：广东省基础研究的发展不够稳定,某些指标存在波动或下降的趋势。这6年来，除SCI收录科技论文数、“973计划”立项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三项指标外，其余7项指标的增长率最高峰均是2011年，表明了2011年是广东省基础研究的各项指标高速发展的阶段。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数、SCI收录广东科技论文数等5项指标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表明了广东在这5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高技术产业发明专利数、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等2项指标基本上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其中高技术产业发明专利数在2010年出现了下降，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另外，发明授权专利数多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省，2013年、2014年被北京超越落到第二位，2015年又落到第三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数、“973计划”立项数等2项指标缺乏稳定性，波动性较大。

表9 2013年广东基础研究投入与部分省市和国家的比较

	
	基础研究内部支出（万元）
	R&D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的比重(%)

	广东
	338247.7
	2.34

	江苏
	436862.6
	2.94

	上海
	548726.4
	7.06

	北京
	1372365.9
	11.58

	美国
	——
	16.3（2012）

	日本
	——
	12.9（2011）

	法国
	——
	25.4（2011）

	英国
	——
	14.9（2011）

	韩国
	——
	18.1（2011）


资料来源：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广东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正值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知识和技术来源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广东基础研究的快速、稳定、持续发展。

一是要转变观念。要树立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是核心技术的重要源头的观念，真正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迫切性。同时，基于基础研究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还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任内”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

二是要完善研发结构。开发研究强，基础研究弱一直是广东研发活动的突出特点，2013年，广东省研究投入中近市场的开发研究占90.5%，而基础研究仅占2.3%；广东承担的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数中，基础研究类项目也只占16.47%。需要通过强化基础研究的经费和人员投入，完善广东研究开发的结构，增加基础研究活动的强度和产出，从而夯实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化的知识和技术基础，增强广东科技发展的后劲。

表10 我国和广东省基础研究研究经费支出中高校所占比重的变化（%）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国
	40.9
	43.23
	45.81
	49.73
	51.20
	53.83
	54.52
	55.04
	55.26
	55.43

	广东
	——
	——
	——
	——
	——
	60.07
	66.28
	54.70
	57.02
	58.82


资料来源：2005-201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表11 2004-2013全国和广东高校内部的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支出的比重（%）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国
	23.86
	23.41
	25.78
	27.58
	29.43
	31.08
	30.12
	31.91
	35.32
	35.91

	广东
	28.83
	33.99
	36.69
	31.22
	33．25
	32.63
	38.78
	44.02
	42.05
	44.16


资料来源：2005-201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是要培育和加强基础研究的主体。从世界范围看，高校是基础研究的绝对主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全国的基础研究大部分由高校承担；高校的研发活动以基础研究为主。如美国大学承担了全国3/5以上的基础研究工作，大学的研发经费2/3以上投入到基础研究。尽管我国高校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研究支出的比重一直在增加，2008年以后超过了50%（表10），但高校内部的研发活动以应用研究为主，2013年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只占研发经费支出的35.91%（表11）。在广东，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中高校的比重高于全国的比重，但近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广东高校内部的基础研究支出占高校研发支出的比重近10年呈上升趋势，且高于全国的比重，最高值为2013年的44.16%，但即使这样,也仍没有达到50%，高校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需要完善科技政策，尤其是基础研究政策，激励更多的优秀研究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强化高校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与高校在基础研究上有更密切的合作，有实力的企业研发机构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形成以高校为主导、科研机构、企业共同参与的基础研究多元主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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